
莫兰迪偏好低饱和度与灰暗的中

间色调， 传统中国色讲究整体的蕴藉

纯粹； 莫兰迪色具有落满灰尘的时空

感， 中国传统色调拥有历史沉淀的岁

月感……在这些方面， 二者有异曲同

工之处。但莫兰迪色是在色彩里加白加

灰调出，整个画面相与制约甚至互为抵

消而取得微妙的平衡；传统中国色则是

在色彩中加水加墨调出，相互辅佐呼应

而获得整体的宁静高贵与平淡天真。以

下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中国色。

相关链接

最美不过中国色

明黄
如太阳般耀目，独尊不可逾越

朱红
朱砂的颜色，介于红色和橙色之间

绾色
类似香芋色的浅绛

丁香
淡雅的紫色

藕荷
浅紫透粉，似雨后的荷花

黛蓝
夜色中静穆的蓝

水绿
如泉水般介于绿色蓝色之间的颜色

竹青
清脆欲滴的竹之色

月白
似清冷月光，白中带点淡淡的蓝色

牙色
与象牙相似的淡黄颜色

墨灰
下雨前天空的颜色

天何言哉，四季行焉，万物生焉。 万

物在虚空中静默生长，而色彩的意义则

是“实”，是内在生命维度的精彩外现 。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 ”正是从自然中生

发，结合“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

其他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 《周礼》记

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何谓“五色”？ 即

青、赤、黄、白、黑。 其中的赤（红）、黄、青

（蓝） 暗合了几世纪后西方历经多次物

理实验而得的“三原色”观念，而中国人

凭借与生俱来的直觉与心手相应的实

践，早就捷足先行了。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并非独立静观

的存在，而是一个全息式的整体思维系

统，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 ，

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

与动静。 与五方相匹配，青色代表东方，

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

北方，黄色代表中央。 与五时相联系，青

赤白黑分别代表春夏秋冬。 汉代推崇“五

时服色”，着青衣迎春，戴黄玉度夏，挂白

帘接秋，披黑裘祭冬，俯仰进退，咸有风

则。刘熙曾在《释名》中解析：“青色为主，

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

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

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这便关乎

人与万物的情状与思绪了。 传统色彩观

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甚至味道也可以用

颜色来呈示，如辛味用白色来表示，酸味

用青色表示，咸味用黑色表示，苦味用红

色表示，甘味用黄色来表示等等，不一而

足。 由此，小至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

至国家典礼仪式，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

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在浪漫的文学艺术领域，五色有了

更美更深情的表现。 红有绛朱赤丹，蓝

有青苍碧靛，白有月缟素雪 ，黄有缃茶

驼栗，黑有玄缁乌皂，读来便口齿琳琅，

气象万千。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

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

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 风雅

的北宋，日常书写绘画用纸张便更加讲

究。 如谢景初制作的笺纸人称 “谢公

笺”，俗称“鸾笺”或“蛮笺”，光用色就分

深红 、粉红 、杏红 、明黄 、深黄、浅青、深

绿、浅绿、铜绿等，听来都如此赏心悦目，

那是一个内心无上富足荣光的时代。清代

《浮生六记》 中的芸娘， 春扫落花夏采蕉

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皴染成五

色彩笺，心意斑斓而芬芳，不愧是文学史

上最美的女子。

传统中国画不拘泥于五色观 ，主

张随类赋彩，用色即是摄情。 从自然界

出发 ， 又从主观印象中提取带有感情

的色彩 ， 以达成人类与自然神祇之间

的感应沟通。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

见我应如是，于是看春山谈冶而如笑 ，

夏山苍翠而如滴 ，秋山明净而如妆 ，冬

山惨淡而如睡 ，如此美妙多情 ，如对故

人。 更进一步 ，在日常绘画中 ，又有了

朱竹、墨牡丹等表现形式 ，逾越规范定

式而清新超逸 、渊雅风流 ，可谓运墨而

五色具，不拘常法却合乎常理。 早在苏

东坡的时代，就已经广泛流传 ，发抒性

灵 ，不求形似 ，不重色彩 ，从而营造出

具有独立图式系统的自成格局的人文

气象。

美！ 浓淡皆宜的中国色系
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了素净、简淡的“延禧色”，但将其等同于“莫兰迪色”则是误解

胡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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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延禧攻略 》的收视
大热，使得素净、黯哑、简淡、明
澈的 “延禧色 ”深入人心 ，貌似
岁月静好的舒缓与安宁掩盖了
后宫凌厉的刀光剑影 。 有人将
其戏称为 “延禧莫兰迪色 ”，的
确， 喜欢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
画家莫兰迪偏爱高级灰调 ，那
种简净之风和游走在暧昧边际
的禅意似乎与剧中素雅褪淡的
画风若合符契。

然而事实上 ，《延禧攻略 》

的色调是纯正的传统中国色调，

远比莫兰迪色悠久广阔得多 。

明黄、 朱红 、 藕荷 、 竹青……

每一个词语所对应的 ， 都是一
抹地地道道的中国色 ， 古往今
来被广泛运用于器物 、 绘画和
建筑中。

这一次 ， 让我们走近浓淡
皆宜的中国色。

曾有权威色彩机构评选近两年的

秋冬流行色 ， 排名第一的名为 “浅艾

蓝”或“雾霾蓝”，这种沉静而复古的蓝

其实就是“中国蓝”，那是经过岁月 、写

满故事的线装书的色调 ， 沉蕴美好而

有内涵。

在张爱玲的 《十八春 》中有一处对

曼祯穿着的描写:“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

小围巾，衬着蓝色的罩袍 ，蓝色的罩袍

已洗得软兜兜的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

一种文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

色封面。 ”这种文雅的色调非常中国，所

以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的立德

夫人也把中国称为 “穿蓝色长袍的国

度”，直让人想到诗经里的那句“终朝采

蓝”，这四个字如此安宁质朴，却又流光

飞舞，像一个干净蔚蓝的梦。

这样的蓝色调， 早在九百年前，就

已经被宋徽宗所欣赏。 他的《瑞鹤图》，

用淡石青烘染出大片幽微美妙的天色。

这个史上最有格调的皇帝偏爱单色釉，

喜欢含蕴内敛的青瓷，而认为白瓷过于

一览无余而锋芒外露 。 青瓷最接近如

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 、闲散淡

远的自然美 ，有着内在的丰厚与光芒。

尤其汝窑的雨过天青色，更是徽宗梦中

玄秘的颜色，颂简素之雅，顺万物之道。

还有钧窑，能同时驾驭绚烂与沉静两种

风格。 金代的钧窑大多为致密的灰胎

或灰白胎 ， 在微妙的光线下呈现出特

别的蓝色 ， 最接近那种纯净而高级的

雾霾蓝。

不只是蓝色直入人心。 川端康成的

《花未眠》 中有这么一段：“那是一幅小

画。 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

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 这

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 ， 它渗入我的

心。 场本繁二郎画的霞彩，同长次郎制

造的茶碗的颜色，都是日本色彩。 在日

暮时分的京都，我也想起了这幅画。 于

是，繁二郎的画 、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

黄昏的天空， 三者在我心中相互呼应，

显得更美了。 ”他笔下的日本色彩，包括

场本繁二郎的霞彩同长次郎的茶碗色

彩， 还有那种和敬清寂的日本味道，其

实都是传承自古代中国的色调。 比如变

幻幽玄的钧窑的色彩表现就可以包含

黄中带红，红中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

白，白里泛红等种种呈示 ，可以映照川

端康成笔下的味道。 由于釉层里的气泡

对光线有搅动折射的效果，使釉中流纹

更加意趣无穷。

公元 1259 年， 昭明往中国天目山

径山寺拜师学佛 ，归国时将茶具 、茶叶

及饮茶方式带回日本。 陆续有更多的中

国传统文化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深深影

响了日本审美情致的方方面面，特别是

在器物色调上的把握。 在《日本传统色》

一书中，所出现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

等所谓的日本色彩，其实都是来自中国

汝窑、龙泉窑、钧窑的颜色，堪比蔚蓝落

日之天，远山晚翠，或湛碧平湖之水，浅

草初春。 而建窑普遍表现出的黯淡与侘

寂，如月华一般清苍，如万籁一般幽茫，

如风雨一般无常，更深深浸润了日式审

美的风骨。

传承自古代中国的色调正在大放异彩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浅艾蓝”或“雾霾蓝”，其实就是
“中国蓝”，那是经过岁月、写满故事的线装书的色调。 这

样的蓝色调，早在九百年前，就已被宋徽宗欣赏。 荩荩荩

传统色彩遵循的“五色观”，从自然中生发

这样的色彩观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牵
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 小至个人生
活习惯与喜好，大至国家典礼仪式，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

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荩荩荩

真正的大美，是落尽繁华素以为绚

用笔与用色的最高境界就是摒弃技巧，发乎本心，吟
咏性情，一切又合乎“礼”的规范。 即便像赋彩鲜丽、天衣
飞扬、观者悦情的敦煌壁画，张大千也认为这些纷繁的色

彩是“闹中有定”，让观者能处变不惊。 荩荩荩

注重秩序的儒家把明朗清晰的“五

色 ”定为正色 ，其他色则为间色 ，所谓

“衣正色，裳间色，”色彩被赋予了尊卑

等级的象征意义。 儒家注重和谐的人际

关系，希望人人恪守本分，由家而国，从

而从色彩美学角度将社会秩序进行了

规范和统一。 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

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儒家

的中庸思想在色彩上则体现为文质彬

彬、不偏不倚的平衡适度的修饰。 子曰

“绘事后素”“素以为绚兮”，“素”可解释

为纯粹质朴、纯任自然的天成美质。 如

《硕人》描写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

是朗照天地的自然之美，不假粉黛而令

人惊艳。 将 “绘事后素”“素以为绚”与

“礼”相关联，即用笔与用色的最高境界

就是摒弃技巧，发乎本心，吟咏性情，一

切又合乎“礼”的规范，即所谓随心所欲

不逾矩是也。

汉明感梦，初传其道 ，充满幻梦色

彩的佛教在中国在完成本土化演进之

后，色相仍然是外部世界形形色色充满

诱惑的形质相状，有情众生，无边色相，

一切圆满光明。 《楞严经》 说：“离诸色

相，无分别性。 ”再多的形色终成梦幻泡

影，佛教因此出离三千世界 ，获得生命

的大自在，大解放。 即便像赋彩鲜丽、天

衣飞扬、观者悦情的敦煌壁画 ，张大千

也认为这些纷繁的色彩是“闹中有定”，

让观者能处变不惊。 基督教堂的彩色玻

璃画殊途同归，炫目的色彩如同神谕的

启示，让人视之如履净土、如登灵界，从

而心地明澈，神思安定。 因空见色，由色

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那也是绚烂

至极复归平淡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主张淡泊

无为的思想，在色彩观上更欣赏 “无色

而五色成焉”“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

倾向“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境界。 草

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飏，不待

铅粉而白， 那就是东升西落的平凡日

子，也是见素抱朴的本色道理。 这与儒

家的“素以为绚”及佛教的“色相空质 ”

异曲同工。

安静简单，最动人心。 《倾城之恋》中，

写到宝络去见柳原，珍珠耳坠、翠玉镯子、

绿宝戒指地戴满一身，却敌不过流苏简简

单单的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这也不由令

人想到《李师师外传》中的一段描述：“帝

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

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 ’帝曰：‘无他。

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

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

色容之外耳。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徽

宗不会动心于寻常的脂粉，独独钟情李

师师由内而外的“幽姿逸韵”，不仅仅在

于鲜妍的容色和衣饰。 那是繁华落尽素

以为绚的大美，也是“延禧色”之所以深

入人心之美，如应万物，如合天地，飞扬

顾盼，气质俱盛。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
教授）

▲明黄的龙袍

▲朱红的宫墙

▲大量运用赭石的敦煌壁画

▲《瑞鹤图》中淡石青烘染的天色

▲天青色的汝窑

荩随热播电视剧火起来的“延禧色”

▲清代画家恽寿平笔下的靛蓝色

茛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

（宋人摹本），尽显中国传统色彩观


